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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流转中妇女土地权益保护论略 

——基于“三权分置”和外嫁女性视角 

刘灵辉 

（电子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摘 要：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法律政策背景下，外嫁女在农村承包地流转中的土地权益受到侵害主要体现为

承包地流转收益、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决策权、承包地流转收益继承权等受到损害。其主要诱因是集体成员资格认

定的统一法律依据缺失、农村重男轻女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流转收益继承的相关规定不明晰、

土地经营权抵押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因此，未来加强外嫁女的土地权益保护应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

标准、明确其承包地的各项权利、维护外嫁女参与娘家承包地抵押的决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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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of female land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rural land transfer:  

Perspectives of ‘Division of Three Rights’ and married-off women 

LIU Linghui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and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Abstract: In the legal policy context of “Division of Three Rights” of rural land, the infringement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 of married-off women in the rural contracted land transfer mainly manifest itself in damages in the transfer 

income of contracted land, the decision-making right in mortgaging land management right and the inheritance of transfer 

income. The main inducement lies in the shortage of uniform legal basis for identifying group membership, deeply-rooted 

traditional preference for boys in rural areas, obscure provisions on management rights transfer of contracted land and 

income inheritance, and weak risk prevention awareness of land management rights mortgage. Hence it is of necessity to 

clarify the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for membership of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the future,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land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arried-off women, define their rights of contracted land, and safeguard their 

decision-making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mortgage of contracted land in the maiden home of the married-off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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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大量农村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妇女

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中国农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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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

农村留守妇女基本承担了绝大部分农业生产劳动。

农业生产事关我国粮食安全、农村社会发展等重大

社会经济问题，而农村妇女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与其

权益的受保障程度密切相关，因此，农村妇女权益

保护尤其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益保护日益成为乡村

振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问题一

直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不少学者就此开展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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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李和平[2]分析了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的

危害及成因，从文化、法律、政治各方面提出了改

变农村妇女土地受侵害现状的方法；耿卓[3]从家户

的基本构造及其特征出发审视了妇女的土地权益

保护问题；刘惠芹[4]分析了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

权保护的困境及其形成原因，并提出了可行性措

施；王小映、王得坤[5]对婚嫁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权户分离”问题与权益保护策略进行了研究；

王竹青[6]基于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

用权等受侵害的事实与主要因素分析，构建了农村

妇女土地权益的法律保障体系；任大鹏、王俏[7]分

析了产权化改革背景下的妇女土地权益保护问题，

认为应当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编织安全网。 

通过已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学术界对农村

妇女土地权益保护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然

而，现有研究主要是基于“两权分离”的法律制度

框架展开，且鲜有专门探讨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这一新形势下外嫁女的土地权益保护遇到的新

问题。本研究拟基于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和土地

经营权流转蓬勃发展的社会背景，以外嫁女为主要

研究对象，分析在承包地流转中外嫁女土地权益可

能遇到的损害问题及其诱因，并就完善外嫁女土地

权益保护机制提出建议。 

二、外嫁女土地权益及其损害问题 

承包地及其衍生福利是当下中国农民最基本

的生活保障。2016 年 10 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

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

见》，农村土地产权格局从“两权分离”嬗变为“三

权分置”。在《农村土地承包法》修订并颁布实施

后，“三权分置”从政策上升为法律，承包权和经

营权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独立出来，分别成为法定

的土地权利，农民的土地权益内涵更加丰富多元。

同时，伴随城镇化战略的快速推进，土地规模化经

营权也在农村迅速发展，进而使得农村经济活动逐

渐由农民静态的生产劳作关系向多元化主体动态

化的市场关系演变[8]，土地经营权流转成为带动农

村分散零碎承包地在多元主体间大规模市场化再

配置的纽带。然而，在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诱

致的农地权利格局变动以及收益归属界定尚不明

确的情形下，外嫁女的流转收益获得权、承包地抵

押的参与决策权、流转收益继承权等受到不公正对

待和侵害的情形便屡见不鲜。 

1．承包地流转收益与损害问题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流转的

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

留、扣缴”。但实际上，受农村传统观念和习俗影

响，对于外嫁女而言，一方面当娘家亲属将土地经

营权以出租、转包、入股等方式转出时，归属于外

嫁女的承包地被作为资产盘活，从转入方获得的流

转收益也极可能顺理成章地被视为娘家家庭成员

共同收益，而外嫁女作为已经嫁出去的家庭成员，

其所享的流转收益及其能否被足额支付的保障问

题并未明确；另一方面，如果外嫁女在嫁入时错过

了婆家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发包，在正常婚姻存

续期间，外嫁女可与婆家其他家庭成员共同分配和

使用分得承包地、种地收入以及流转收益，如若出

现婚变，其是否有权分割夫家承包地以及承包地流

转收益这一问题也未明确，导致外嫁女承包地流转

收益受损。 

2．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决策权与损害问题 

当外嫁女娘家亲属与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

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签订土地经营权流

转合同，将承包地转出并获得流转收益后，一定年

限内的土地经营权已经归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实

际占有和控制。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 2014

年 “中央一号”文件等政策规定，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经承包方书面同意并向发包方备案，可以土地

经营权为抵押向金融机构贷款融资来化解资金瓶

颈。然而，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自然灾害、经营

不善等缘故而无法偿还金融机构的逾期债务时，被

用于抵押的土地可能被金融机构通过折价、拍卖、

变卖等方式变现以清偿债务，使外嫁女在没有参与

土地抵押决策且没有获得流转收益的情况下就丧

失了承包地的相关权益。那么，在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征得承包方（娘家农户）书面同意时，外嫁女在

出嫁前作为参与承包的主体之一，在出嫁后是否有

权参与娘家内部关于土地抵押与否的讨论与决策，

并没有予以具体明确。 

3．承包地流转收益继承权与损害问题 

在农村，土地承包是以“户”为基本单位的，

外嫁女娘家村集体经济组织会以此为藉口收回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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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地，并以外嫁女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由来否

定其作为“户”的继任者的身份来继承土地。如果

外嫁女为家庭的独生女或仅有姐妹而无兄弟，那

么，外嫁女的娘家会随着其姐妹的出嫁、父母的逝

世而在形式上成为“绝户”。同样，当外嫁女娘家

成员生前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签订长期土地经营

权流转协议，在土地流转合同执行期内，如果外嫁

女娘家最后一位家庭成员死亡，在土地承包经营权

继承尚未被法律认可的情况下，外嫁女以何种身

份、凭借何种权利介入到正在履约的土地流转合同

并获取相应的流转收益，亦缺乏详细明确的操作规

则。这就导致外嫁女同时丧失对娘家土地承包经营

权以及土地经营权流转收益的继承权。目前，在网

络媒体上关于农村老人去世后其已经出嫁的女儿

是否有权继承流转收益的提问和咨询屡见不鲜，很

大程度上反映出外嫁女在娘家承包地流转收益继

承上的弱势，也反映出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妥善

有效解决。 

三、外嫁女土地权益侵害的主要诱因 

为了维护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中华人民共

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

承包法》均以专门条款强调了男女平等参与集体土

地承包原则、保障农村妇女拥有一份可耕种的承包

地、确保农村妇女平等地参与征地补偿收益分配

等。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通过土地经营权流

转实现传统农户的零碎化、块状化、超小化的土地

格局向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需的成片化、集中

化、规模化的土地格局转变，达到激活土地经营权

的目的[9]，并使农民获得持续稳定的流转收益。但

受集体成员资格认定、传统思想和相关法律规定不

完善等影响，外嫁女在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的相

关权益尚未得到妥善和充分的保障。 

1. 集体成员资格认定的统一法律依据缺失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损，追根寻源是妇女的集

体成员资格受到排斥[10]。集体成员权作为一种身份

和资格，成为农村地权变革和再配置中最关键的权

利[11]。外嫁女在娘家村集体经济组织分得承包地本

身就处于不安全、不稳定的状况，个别主体一直在

试图寻找恰当的理由以达到合情合理地收回她们

承包地的目的。村民自治是法律赋予村民这一共同

体的权利，但现阶段法律对村民自治的具体权利尚

未进行明确界定。为应对现阶段无法可依的局面，

理论界展开了有关集体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的讨论

和研究[12]，虽然形成了“户籍”说[13]、“户籍+义

务”说[14]、“村民自治”说[15]、“法律、社会习惯

与村民自治相结合”说[16]、“户籍、是否以土地为

主要生活来源、是否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三者取

一说[11]、“综合”说[17]等多种观点，但在一些地方

因地制宜制定的相关规定中，如《广东省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关于如何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问

题请示的答复(川人法工〔2002〕5号)》，户籍仍然

是判断集体成员资格重要标准。但现实中，外嫁女

的户籍状况相当复杂，其户籍类型划分上可根据出

嫁后是否迁户口可分为迁移户口至婆家或保留户

口在娘家，也可根据出嫁时户口迁往的地域空间位

置可分为迁往农村或迁往城市。这就使得外嫁女的

集体成员资格认定也变得异常复杂，全国人大对此

并没有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立法中关于农民集体

成员权的认定规则仍付之阙如，至今也尚未对农民

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规则做出立法解释[18]。因此，

集体经济组织通常基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以户

口转出、未履行集体义务等否定了外嫁女的集体成

员资格。 

2. 重男轻女等传统思想根深蒂固 

外嫁女与娘家人基本已经分属于两个不同的

家庭，受“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等传统观

念的影响，外嫁女很难再参与到娘家承包地的经营

管理和处分决策中来。而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以及外

嫁所引起的生活空间的变化，外嫁女在娘家分得的

承包地的相关权益也极有可能随着生活空间的转

移而丧失或受损。如果外嫁女留在娘家的承包地被

用于流转又不能知情、不能参与决策、不能参与流

转收益分配，自然就丧失了对其在娘家分得的承包

地收益权和处分权；如若外嫁女未事先征得娘家人

同意就公开主张参与承包地的流转收益分配，又会

被视为“吃里扒外”，进而造成外嫁女与娘家亲人

之间的感情关系破裂。这就使她们留在娘家承包地

上的权利被彻底剥夺。另外，在从夫居的传统习俗

下，在婚姻正常存续期间，外嫁女作为其夫家农户

的一员有权参与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分配，因土地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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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经营权物权地位的确立以及法律政策明确禁止

土地调整，外嫁女本人很难通过“三年一小调，五

年一大调”的土地调整在婆家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

承包地；在婚姻关系出现变动时，她们又被视为“外

人”，不得带走夫家的任何财产。 

3．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流转收益继承的法规不

健全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承包

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林地

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

承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

规定：“承包人死亡时尚未取得承包收益的，可把

死者生前对承包所投入的资金和所付出的劳动及

其增值和孳息，由发包单位或者接续承包合同的人

合理折价、补偿，其价额作为遗产。”解读现行法

律可知，在外嫁女娘家最后一位家庭成员死亡时，

如果除外嫁女之外没有其他家庭成员的，外嫁女娘

家成员生前将土地经营权流转凭借合同获得的当

期流转收益可以作为法定孳息类别下的承包收益，

由外嫁女以继承人的身份依法继承。但实际上，目

前外嫁女娘家全部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却随着娘家

最后一位家庭成员的逝世而被收回或者剥夺。土地

承包经营权继承方面法规的不健全，使得外嫁女无

法通过继承的方式获得娘家的承包地以及未来长

期可持续的流转收益。 

4. 失地风险防范策略体系尚未建立 

本着“还权赋能”理念，沿着扩大农民对农地

权利的处置权限的改革思路，土地经营权抵押被中

央政策文件所逐渐认可。然而，现有政策文件更多

关注到了土地经营权抵押有利的一面，而低估甚至

忽略了土地经营权抵押可能面临的法律、信用、抵

押物处置、评估、操作、民生风险等潜在风险[19、20]，

比如，因土地经营权抵押尚未被纳入法律条文中，

以土地经营权为客体进行抵押存在法律风险；外嫁

女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签订的并非都是长期流转

合同，1～3 年、3～5 年的短期流转合同亦较为普

遍，短期流转合同下的土地经营权，往往难以引起

投资者的兴趣，进而使得金融机构面临着抵押物处

置变现风险。更为重要的是，外嫁女因承包地抵押

而丧失土地的风险防范策略体系尚未建立。这主要

是由于对土地经营权用于抵押贷款所潜在的风险

评估不足，在外嫁女的承包地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用于抵押贷款且逾期无法偿还时，金融机构采取折

价或者拍卖、变卖等方式实现抵押权变现，可能使

外嫁女面临着丧失承包地这一重要生产生活资料，

并沦为失地农民的风险。 

四、外嫁女土地权益保护机制的完善 

2015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抓紧修改农村土

地承包方面的法律，明确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

定并长久不变的具体实现形式，界定农村土地集体

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之间的权利关系，

保障好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在农村土地“三

权分置”后，完善农村妇女土地保障机制不仅要关

注农村妇女实体性承包地的取得与保护问题，还要

明确土地经营权流转时的收益归属与分配、建立农

村妇女失地风险防范体系。这涉及到土地承包关系

“长久不变”的具体落实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继

承、土地经营权流转收益继承等一系列核心问题，

需要进一步加以明确和界定。 

1．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 

立法缺失、经济利益驱动、传统思想影响等因

素的交汇作用，促使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利用村

规民约认定农民集体成员资格的做法[21]。在目前国

家缺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统一法律规

范下，村规民约的随意性、不规范性等特点，往往

使外嫁女的相关权益受到侵害。因此，通过平衡强

制与自治理念，应当在国家立法中确立以户籍为原

则、以基本生存保障为补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资格之取得与丧失标准[22]。最关键的应是在农村

妇女出嫁时赋予她们户口迁移与否的自主决定权，

外嫁女可以选择将户口留在娘家村集体经济组织，

亦可以选择将户口迁移到婆家村集体经济组织。但

是外嫁女选择将户口留在哪个集体经济组织，就相

应地享有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享受相应的集

体福利，不能娘家和婆家的集体福利“两头占”。 

2．明确外嫁女承包地的各项权利 

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三十一条的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

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应参照“法不溯及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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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外嫁女至

少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的剩余年限内仍然享有占

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不能“抽走”外嫁

女已承包的土地再交给人口有增量农户耕种以解

决土地资源在农户间的配置不均衡问题。在第二轮

土地承包期届满时，除法定事由外，广大农民在第

二轮承包以后承包经营的耕地（包括面积和具体地

块）的权利和义务“长久不变”，所承包的地块不

应该再有所调整[23]，在未来（第三轮）土地承包期

内，如果外嫁女在婆家仍未分得承包地，那么其在

娘家分得的承包地仍应保留在户内不被收回。 

二是征地补偿收益分配权。在土地征收时，外

嫁女应当享有参与集体经济组织分得征地补偿款

的二次收益分配权，并获得政府提供的相应安置待

遇；对于没有分得承包地的外嫁女，相比较有地农

民，应该受到一定的倾斜性照顾；保证征地补偿款

分到个人账户，而非家庭账户[24]。 

三是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收益权。在农村妇女出

嫁后，应保证其对娘家自己分得那份承包地的管控

权，不能顺其自然地就与“娘家人”分享，进而造

成外嫁女间接失去土地[25]。外嫁女对自己在娘家的

那份承包地可在“保留承包权，流转经营权”前提

下将土地经营权让渡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依据

合同按年度赚取相应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收益。如果

签订土地经营权流转协议是娘家亲属而非外嫁女

本人，则其应享有知情权，且拥有对自己应得流转

收益的最终处分权。同时，在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

中应对外嫁女的承包地数量、质量、位置、流转价

格、支付方式等信息单独列出，保证流转收益直接

打到外嫁女本人账户。 

四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流转收益的继承权。随

着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地位的确立，土地承包经营

权的财产属性已毋庸置疑。在外嫁女娘家亲属的最

后一位家庭成员死亡时，集体经济组织不应该收回

其承包地，而应从法律体系统一、避免规则矛盾以

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角度考虑，承认土地承包经

营权可以作为遗产继承[26]。外嫁女娘家亲属所遗留

的承包地及其他财产，应作为遗产通过法律继承或

者遗嘱继承的方式进行处理；有遗嘱或者遗赠抚养

协议的，按照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处分；无遗嘱或

者遗赠抚养协议的，应当按照《继承法》的继承人

顺序，确定享有外嫁女娘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

人选；对于外嫁女娘家亲属流转出去的土地经营

权，应通过改签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更换流转主

体的方式，由外嫁女作为继承人与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继续签订，土地流转收益由外嫁女及其丈夫、子

女共享。如果外嫁女在娘家和婆家均未分得承包地

的，在离异时，对于外嫁女对婆家承包地的分割权

以及流转收益的分配权，法院应当予以考虑，以避

免外嫁女因离异而直接丧失一切生活来源。 

五是土地优先承包权。在发包方利用依法预留

的机动地、依法开垦增加的土地、依法收回的土地

或者承包方依法、自愿交回的土地解决无地农民的

承包地问题时，外嫁女应当和其他无地、少地农民

一样平等地参与土地承包，不能因为外嫁女属于外

来人员而将她们排除在土地分配名单之外，或者虽

在土地分配名单之内但在排名次序上做靠后、垫底

处理。对于集体经济组织将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

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标、

拍卖、公开协商等其他方式承包时，相比集体经济

组织外的农民或者城市居民，在同等条件下，享有

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外嫁女应该享有优先权。 

3．维护外嫁女参与娘家承包地抵押的决策权 

外嫁女流转出去的承包地被用于抵押贷款可

能会导致其沦为失地农民。因此，应该明确限定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用于抵押的土地范围，并赋予

外嫁女参与娘家承包地抵押与否决策讨论的相应

权利。首先，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方面来看，在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用农地权利抵押进行贷款时，应

做出清晰的农地权利构成台账，将通过出租、转包

等物权保留型流转获得的农地权利，剔除可以抵押

贷款的抵押物范围，避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越权”

抵押而导致外嫁女丧失土地；其次，从外嫁女娘家

农户方面来看，对于入股这类产生物权流动法律后

果的土地权利处分行为，应该尊重外嫁女的个人意

见，由外嫁女本人决定是否采取入股流转方式。再

次，从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所有者方面来看，应该严

格把关选择土地入股的人员条件，对于家庭条件一

般、土地依赖性强的外嫁女，应鼓励其采取出租、

转包、入股等多元化流转方式相互搭配来化解失地

风险；最后，政府部门应该赋予外嫁女以等价现金

或财产作为替代品赎回土地的权利，金融机构应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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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农业经营主体抵押承包地的权利类型、价格评估报

告等方面进行严格审核。此外，外嫁女本人必须积极

主动维护自身土地权益，积极介入自己在娘家分得承

包地的经营和管理，对于承包地入股、抵押等处置行

为应该引起重视并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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